
铜官山

也许我们曾一次次奔跑，却一次
次华丽地跌倒；也许我们曾一次次
拼搏，却一无所得；也许有一天拿起
笔，却发现，再也绘不出年少时梦的
颜色……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下，我
们的心大概也渐渐蒙上了灰尘，感
到无所适从的孤凉。但是，青春是不
可等人的韶华，本该起舞的时光，也
许就会在这样的忧郁中匆匆而去。
那么，放下曾经的失落与彷徨，丢弃
那些阴霾与绝望，带上些许年少猖
狂，背起少许势不可挡，心里种下一
棵向日葵，向着阳光奔跑。

仓央嘉措问佛：“为什么雪落总
是在夜里？”佛说：“因为美好的事
物总是在人不经意间消失。”或许，
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我们
在匆忙的生活中将这些美好忽略
了。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不尽人意的
事情出现，但是，没有任何事物是完
美的，我们还是要用一颗积极的心
灵与充满阳光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
界，永不止步地向着理想的精神世
界进发。用心去看，到处都是美的光
景。

很多人，因为一点打击就颓废
了。其实，我们的心灵就像一个玻璃
杯，透明而易碎，很容易受伤。于丹
说：“我们需要一种勇敢，使自己终
于成为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
想的生活，但总是缺少一个阳光的
心灵，一份追梦的勇敢。我们不能因
为害怕伤痛而拒绝成长，不能因为
害怕失败而放弃尝试, 学着给心灵
输一缕阳光，勇敢踏上追逐太阳的
道路。

梵高的向日葵，彰显着生命无穷
的活力。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梵高是
疯子，但就是这样一个疯子，不肯屈
服地创作着震惊世界的杰作，梵高
生前贫困潦倒，一生孤独，在无人理
解的世界里固执著自己的艺术。我
们的心中，都该种下这样一株向日
葵，无论怎样的打击，都要高昂着自
己头颅，面朝着太阳的方向。

心中种下向日葵
□朱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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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脚踏进腊月的门，年，它就生了
翅膀，“嗖”地一下，落在了枝上。

出门在外，相熟或不相熟的人谈
论最多的是：嗨，过年回家吗？票买着
了吗？平常天气玩乐这类的话题毅然
淡出了江湖。而年像一位久居冷宫的
妃子又得了新宠，可以人前威风，人后
得意，扬了眉吐了气。

回家，是必需的。谁会拿团圆不当
回事呀！

网上订票提前。先生睡不着了，清
晨五点起床盯着电脑。车票姗姗来迟，
八点开卖，皇天不负，抢购得两张，一
中铺一上铺。我有一点不满意，带着幼
子，自然希望来一张下铺。无奈随机订
票，由不得选择。先生却是一副感恩戴

德的样子，说，能买到已属幸运。再看电
脑，一会儿功夫，就显示为无了。这票能
叫票吗？这么抢手，应该叫幸福。

晚上取回票，先生捧在手上，如获至
宝，观之再三。然后交给我，叮嘱放好。我
取笑他，不就是票吗，不至于。于是很随
意地塞在钱包里。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
睡不着。下床拿出票，按照先生的嘱咐放
好，这才安然入睡。不想，我也入了年的
蛊。

想起了《熊出没之过年》那趟开往
团结屯的列车，可爱善良的熊兄弟帮助
它们的敌人———光头强回家过年，完成
团聚的梦想。历经波折，令人感动。有钱
没钱，回家过年。在外忙碌了一年，总想
回家看看。给心找一个靠岸的港湾。所

以，每一趟开往回家的车都应被感激。
小时候是顶喜欢过年的。母亲总

会说，等到过年时，每人添一套新衣；
等到过年时，炖一锅肉，吃个够；等到
过年时……因此，就盼呀，掰着手指头
数着年的脚步。腊月十五已过，大人们
就忙开了，蒸馒头，炸吃食，杀猪宰羊；
清洗家里的桌椅，瓶瓶罐罐，清扫角角
落落。这时，小孩子们也放寒假了，我
也被父亲委以重任。堂屋摆放着的瓶
里的花（用布做的）落满了尘，我把它
们抱到井边，很仔细的一遍一遍洗。那
时觉得能为过年做些事，加入大人们
的世界，很了不起。忙完了，我揣着红
红的手，跑出去，走在胡同里，听着从
人家院里传来了刀在砧板上的声音，

还有太阳出来，冰雪消融，屋顶上“啪啪”
的滴水声，竟觉得如此美妙，心里甜滋滋
的。

现如今，长大了，对年的热情也减了。
但还是会盼。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年
是故乡最有味。外面的世界再好，也难留
游子的思乡心。是啊，经年未见，不知道母
亲的头发是不是又白了两根？不知道父亲
的皱纹是不是又多了几条？

小虎队的《爱》唱的好：把你的心我
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
圆。年就是这根线，把散落在天涯海角的
亲人朋友们串在一起，成为一个同心圆。

盼年，其实是盼团圆，盼爱，盼这根叫
爱叫亲情的线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把
我们紧紧团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同心圆。

年是一根亲情线
□耿艳菊

掐指算来，
我离开故乡已 52 个年头，
故乡的人和事、情和景，
依然历历在目记于心头。
还记得———
家家以稻舂米用石臼，
耕地种粮靠犁牛，
运物肩扛扁担挑，
取水浇灌赖河流。
村前榆树发新芽，
门里炊烟唱旧歌；
羊肠小道弯弯扭，
踩陷人生难出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日子年复一年慢悠悠……
还记得———
年年为街坊写春联，
家家送来鸡蛋和米面。
村东的瓦洋河水系长，
清澈见底流过村庄；
吃水、洗衣、浇灌，
全靠这母亲河供水滋养。
还记得———

村边柳垂杨树高，
村前大塘肥鱼跳，
村西堰中藕荷香，
村北大埂挡风霜。
户户猪跑鸡鸭叫，
农闲织布、串门忙；
民俗乡风道不尽，
勤俭守诚人兴旺。
……
百般乡愁岂能忘？
它似桃花竞开的春，
年年不败吐芬芳；
它似满池荷花的夏，
透着炙热泛着红光；
它也似八月桂花喷香的秋，
香透淳朴无尘的小村庄；
它更像严寒梅开的冬，
把故乡人的真善美传四方！
此景此情永润游子，
故人故事铭记心房。
祝愿家乡父老安宁幸福，
举国同步共赴小康！

勿忘乡情乡愁
□徐业山

乡下人拜年是有讲究的，这是多
少年留下的传统，各个地方有各个地
方的不同，但是都透着浓浓的亲情味、
乡情味和年味。

小时候，每年过年我都要首先去
外婆家拜年，拜年的日子基本上都是
在正月初二，母亲、父亲和我一大早便
起了床，将早已准备好的拜年礼物带
上，通常给外婆拜年的礼物是四样或
六样，必须是双数，因为外公去世的
早，不需要带烟酒，只带红糖、糕和两
样外婆爱吃的点心，有时候临近春节
时父亲出差买了新鲜好吃的玩意，母
亲也会留到春节作为增加的拜年礼
物，但是必须不少于两样，要配成双数
才可以的。

大舅家就住在外婆的旁边，尽管大
舅是母亲的弟弟，但是娘舅为大，拜年也
得准备一份大致相同的礼物给他们，大
舅爱抽烟，拜年的礼物就少不了香烟。

去外婆家的路由六七里地，顺着
大圩埂要走一个多小时，途中要经过
母亲的妹妹、我的二姨娘家，也得带上
一份拜年的礼物，二姨娘和二姨父知
道我们要来，早就将茶叶蛋和炒米糖、
花生糖什么的准备好了。进了门，我得
规规矩矩冲二姨父和二姨娘鞠躬说拜
年的话：“二姨父、二姨娘，给你们拜
个早年，祝你们全家身体健康，事事如
意，生活越来越好！”这些话是父亲教
的，后来我就会了，不用父亲教也知道
怎么说。二姨父、二姨娘将我们一家三
口让进屋里后，就会上热气腾腾的茶
叶蛋，最后还有元宵或鸡汤下的面条。
在二姨娘家，我至少得吃下两个茶叶
蛋，否则二姨娘和二姨父是不会让我
出门的。四个表弟这个时候也开心得

了不得，父亲会给他们发压岁钱。当然，
二姨父同样也会给我发压岁钱。我们得
了崭新的压岁钱后便会相互炫耀一番。
告别二姨父、二姨娘家，我们继续赶路，
有时候二姨父一家也同我们一道去外婆
家拜年，多数时候他们会去得晚一些，中
午都在外婆家吃饭团聚。

到了外婆家的村庄，我便莫名其妙
地兴奋起来，村庄不大就坐落在长长宽
宽的大圩埂上，虽然多数人家是土墙茅
屋，但是显得明亮温暖，家家的大门上都
贴着红艳艳的对联，门楣下还贴着彩纸，
窗户上都贴着窗花，地上散落着鞭炮燃
放后的碎纸屑。村里的老少都认识我们
一家人，见了父亲母亲都会叫一声“大

姐夫、大姐过年好”，只要是男人，父亲
便会给人家发烟，说上几句客气话。

村子里的狗挺多，这个时候也会凑
热闹地，围着我们一家转，我能认识其中
有一天狗是大舅家的。它对我们很亲热，
总是拿头和身子在我们腿上蹭来蹭去。

还没有到外婆家，早已经有人给外
婆报信了，外婆站在门前正满脸笑容地
等候着我们，旁边还站着尚未出嫁的小
姨和二十刚出头的小舅。我会亲亲热热
地叫上一句“家婆！”再扭头分别叫“小
姨娘，小舅”。外婆会双手托起我的小脸
蛋轻轻拍打几下，然后牵着我的手转身
走进家门去。到了屋里，我得给外婆中规
中矩地跪下拜年：“家婆，给您老人家拜

年了，祝你健康长寿，吉祥如意！”外
婆将我拉起来，给我发压岁钱。我还得
给小姨和小舅拜年，小姨通常会摆着
手道：“算了，不用了。”小舅则憨憨地
笑。这个时候，大舅和大舅母也过来
了，我便拎着拜年的礼物去他们家，大
舅和大舅母则陪着我的父母回到他们
家，我又给大舅和大舅母拜年。

拜年的礼节结束后，又要吃茶叶
蛋，在大舅家吃两个，小姨又会招呼我
回外婆家吃两个，这叫“双元宝”，必
须得吃，虽然一连吃下四个茶叶蛋，却
也不觉得肚子胀。大舅家的儿子们、我
的三位表弟和邻居家的孩子早就等得
不耐烦了，一见拜年的各项仪式结束

了，便拽着我的胳膊出门撒欢去了。直
到中午时，大舅才会将我们找回来。

这个时候，外婆家的饭桌上坐满
了人，外婆坐在正中间，父亲和二姨夫
坐外婆的左右两边，大舅和小舅则坐
在父亲和二姨夫下首，大舅母、二姨和
小姨要等到菜全部上桌后才坐下，孩
子们中只有我可以坐在酒宴上，外婆
会将我拉到她的身边坐下，可是偏偏
我不想坐在酒宴上，几个表弟也会时
不时来拽我下去，大舅便要制止几个
表弟，可是，大舅的制止不管用，表弟
们总是不依不饶。我必须要等到给外
婆和各位长辈一一敬了酒后才可以离
开宴席。酒席上，父亲和二姨夫、大舅、

小舅喝的是白酒，外婆她们喝的是米酒。
有时候父母会带来两瓶红酒，这个时候大
家就会都要尝一尝，就连几个表弟也争先
恐后地要喝一点。

大人们喝酒，我们一班表兄弟也会弄
一碗米酒，你一口，我一口地相互传着喝，
谁喝多了谁喝少了还要吵吵嚷嚷的，平时
这样是不允许的，但是过年这几天大人们
是由着孩子们撒野的。

如果晚上不回去，肯定是要在大舅家
吃晚饭，还是原来的自家亲戚，孩子们照
样的无拘无束。过年时的菜较之平时要丰
盛许多，我们这些半大的小孩敞开肚子
吃，因为活动量大，倒也照样能消化。在所
有的过年菜肴中，有两样菜是不可以动
的：油煎鲢鱼和红烧鲫鱼。鲢鱼是表示年
年有余的意思，鲫鱼是子孙延续的意思称
之为“子孙鱼”，这两样菜只有过了正月
十五才可以吃的，现在就是摆放在宴席上
作为一种寓意。

过年那些天，还得到其他亲戚家去拜
年，程序也大致差不多。因为奶奶和我们生
活在一起，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给奶奶磕
一个头，说上几句祝愿的话就算是拜年了。

在春节期间，来我们家拜年的人也不
少，多数都是来给奶奶拜年的。二姨家和
大舅家的表弟们也会在正月初四来我家
给奶奶和父母拜年，通常他们会在我家玩
上两天才肯回去。这个时候，我的那张小
床上要挤上好几个孩子，无论母亲怎么动
员，大家就是要挤在一起，母亲无奈只得
将临时床铺上的被子加到我们的小床上。
过了正月十五，拜年的人也就少了，但是，
年味还没有散去，有从远方回来的亲戚，
还是要拜年的，见面时，会说上许多道歉
的话，主人照样会留下拜年的人喝一餐
酒，吃一顿饭，叙一叙旧情。

拜年
□杨勤华

西北风刮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硬。
早晨，地上白霜皑皑，无数的乌鸦

团聚在空中，呱呱聒噪，仿佛一朵会叫
唤的黑云。地上的枯草变得枯黄，仔细
一看，像沾了毛似的。雾说来就来了，
软手软脚的，一会儿就将世界藏了起
来。撞到脸上，凉凉的，痒痒的，柔柔
的，像是一股气流。

天地相接处，地平线清晰地裸露出
来。中午时分，远方涌动着的阳光宛如
奔涌的波浪，又似迁徙的羊群，没有节
制地行进着。天蓝得澄澈碧透，放肆地
在我们的头顶扩展着浩瀚和辽阔，让人
产生出天涯孤旅般的孤独和忧伤。

平原上，晚种的小麦刚刚出土，绿
色还盖不住地皮，麦苗的苗尖被苦霜杀
出淡淡的紫红，如同春天刚钻出地面的
芦芽。沟边的狗尾巴草落尽种子，只有
枯黄的茎秆挑着几片破烂的叶子。茅草
的叶子虽然还片片向上，但已泛出枯
灰，在风中“沙拉沙拉”地响。除了小麦
和枯草外，跃入视野的就是一块块黄黑
色的乏地。这些乏地要么是新翻过来的
芋头地，要么是高粱茬或玉米茬。这些
乏地耕翻过来，并不上耙粉碎。大块的
泥块不规则地斜躺在那儿，等待着冰雪
虐待后，自然碎裂。淮河比秋日瘦了许
多，河床露了出来，层层叠叠的，像是沙
漠里风蚀出的沙丘。

趁着夜色，雪偷偷地飘下来。清晨
推开门一看，平原一片银装素裹，再也
看不见乌青的麦苗儿，平展展的，一望
无际。淮河被雪镶上白边，近处变得暗
青，远处又有些青黑，像是一条巨大的
泥鳅游过大河湾。

淮河大堤蓦然矮下去许多，像是
条白色蟒蛇从远处徐徐游来，而后又
骤然一个节奏地凝固。堤坡上的雪分
布得并不均匀，如梁似丘，有的地方还
裸露着地皮。大小雪堆排列中错落有
致，却又于纷乱之中互相联系。有风走
过的地方，平坦处若波浪凝然，半圆交
叠；成梁形状的，其坡式缓缓而上，背
却如刀似刃。太阳出来了，七彩之色顺
阳光下注，雪地上霎时晕染出一片神
奇的光亮。偶见三五米处有晶亮的火
焰，其外焰成橘黄，里焰却灼灼似三月
桃花，而近观又全然一片洁白。

平原上的雪化得快，晴天的太阳
只要一个晌午，白白的平原就会变成
一块花狗皮。虽说下雪暖化雪寒，可村

庄上几乎家家都有院子，院子里的雪
一旦刚落下来就被勤劳的主人扫干
净，午后院子里还是暖洋洋的。

吃过午饭，庄上几个老人常常不
约而同聚在一起。他们不再像年轻时
那样，摘下帽子坐在上面休息，也不再
像中年时那样，找一片茅草茂盛的地
方躺下来歇晌。而是随随便便地往院
墙的墙根下一歪，苍老的头颅往灰黄
的墙上一靠，就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
太阳。此时的太阳走到这些老人身旁，
也有些疲倦，变得薄薄的淡淡的，但偏
又执著地照着。寂静的空气中，你可以
感觉到阳光正一粒一粒钻进这些老人
的棉衣里，皮肤里，眼睛里。渐渐的，老
人们惬意起来，温暖起来，一边享受着
阳光的爱抚，一边自由自在说着话。春
天的耕耘，夏天的锄刈，秋天的收获，
现在都离他们远去了，剩下的只有这
枚有滋有味的太阳。身后的泥墙热了，
他们缺乏火力的身子也热了，老人们
都不说话了，浑浊的眼睛里眯进了太
阳，幸福地进入半眠半醒的状态，只有
烟袋中冒出的烟缕，在空中扭着生动
的腰肢，跳着舞蹈。

傍晚时分，雪又搓棉扯絮般地飘
下来了。平原静默。村庄静默。

炊烟升起来了，但只能爬到烟囱
半尺高的地方便无力地蔫软下来，顺
着屋顶向周围漫散开去，扯不成蔓的
形状。“炊烟顺地跑，天气好不了”这
句预报天气的谚语，就是此时炊烟最
生动的写照。灶膛里，火从柴火中伸出
通红的手掌，抚摸着老屋斑驳的墙壁
和灶神爷的画像。老奶奶的脸在火光
中像是刚完工的油画，她的背影在墙
上被无限放大，像是风中摇晃不定的
树丛。身旁，听话的孙子正在写作业。
吃完晚饭，老奶奶在锅底下为孙子埋
上一颗芋头，又将剩下的死火掏出来
一部分，放进泥质的火盆里，并蒙上一
层厚厚麦糠屑。然后为孙子洗干净脚，
咳嗽了几声，带着孙子慢慢睡去。一阵
小风从吱呀叫唤的柴门外吹进来，掀
开火盆外面黑色麦糠屑，露出一片血
红，宁静，温暖，艳丽……

淮北平原沐浴着夜雪沙沙的落
声，就像是一片白色的大海，而村庄
呢，就像是熟睡在她怀中小岛。一种很
古很古的心情悄悄从宁静中涌上来，
朴素干净。

平原冬记
□李星涛

街灯将我的身影拉长
将孤独淹没在璀璨中
谁陪我看那烟花绚烂
看尽人世间繁华与落寞
花开花落红颜老
谁在低吟那首《葬花吟》
镜中花 水中月
谁在捧起那水中的月亮
被霜染红的枫叶
寄托了谁的相思
风中飘散着桂子的香气
隐约有你曾经熟悉的味道
兜兜转转
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点
物是人非
青春早已褪色
单薄的弱不禁风
被风轻轻一吹
早已飘散 不知踪迹
当所有的故事都会尘埃落定时
只需一点点阳光，一丝丝笑靥

那时候
任凭光阴缓缓流去
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情深缘浅
这一站我们 吻别
下一站 将是永远……

无题

幸运也好，感叹也罢，
岁月终将无法回归原处，
变成当年的你、我。
只有默默地，
化作一声遥远的祝福……
载着南方小镇的雪，
飘进你的温柔的梦乡。
既然伸出手，
也捧不起手中月，
那就就此搁浅，
记忆里的冬天，
外面正下着鹅毛般的大雪……

致 青 春
□周 凤

王 慧 摄

白之永恒

守护

玉树琼花

渔歌

（外一首）


